
爷爷耳朵听不到声音， 但不
是天生的， 而是七十载岁月赋予
他的“勋章”。

接到爷爷的视频通话时，我
正在回宿舍的路上。 冬末初春的
风见缝插针地钻入我的皮肤，锋
利清冷，而与爷爷的视频通话，让
我心中泛起无限的温情。

视频电话接通了 ， 借着路
灯， 一张爬满皱纹的笑眯眯的脸
露了出来。 “你知道今天家里什
么熟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停顿两秒， 就回答了自己的问
题 ， “橘子成熟了 ， 新年新气
象 ， 大吉大利……” 我恍然想
起， 不论我说什么， 他都听不见
了， 一丝怅然浮上心头。

“你知道我现在为啥 ‘葛优
躺’ 吗？” 听到 “葛优躺”， 我忍
俊不禁 ， 我可爱的活宝爷爷在
5G冲浪学新词了 ， 他又是停顿
两秒后说， “因为我刚吃了桂花
糕， 你奶奶做的， 可好吃了。 你
想吃吧 ？ 你吃不到 ， 嘿嘿嘿 。”
还是那个熟悉的 “大顽童”， 那
个熟悉的潮语配方， 哪怕相隔万
里 ， 再多的离愁别绪也在他的
“幸灾乐祸” 中灰飞烟灭了。

每一次与爷爷的视频通话，
我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 爷爷是
唯一的演员，一个人自问自答，而
我是唯一的观众。于是，我把通话
内容记在本子上， 改写成一篇篇
文章，让自己的牵挂有地方可去，

让爷爷的爱得以分享，同时，也分
享我那魂牵梦绕的故乡。

每当我翻开微信， 看见我和
爷爷的一个个或长或短的视频通
话记录， 都给我带来莫名的感动
和慰藉 。 这个上过战场的小老
头， 明明关心我， 却从未说过半
句关心的话 。 幸好 ， 这二十几
年， 我已经学会从他的言语中自
动提取到关心。

爷爷的微信朋友圈， 随时都
跑在“吃瓜”一线，完全看不出他
是一位70岁的老人。 “今天你狂飙
了吗？ ”“我在喝秋天的第一杯茶”
等等， 令人捧腹大笑， 这位“70
后”， 完全可以无缝融入我们“90
后”“00后”的生活。我仿佛看见了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的样子，
想象着他坐在椅子上， 看着手机
上的各种新鲜词汇，或皱眉思考，
或恍然大悟，或奋笔疾书，试图跟

上时代的步伐，让我肃然起敬。
奶奶曾悄悄拿出爷爷的独角

戏 “剧本” 给我看， 只见扉页上
的几个大字 ： “永远跟党走 ”。
我仿佛看见了一笔一画的热血和
理想仍在喷薄。 他们这一辈人，
操劳了一辈子， 也见证了无数的
兴衰荣辱， 而爷爷， 努力学习，
不甘落后， 迎难而上， 接受时代
日新月异的变化， 把自己变成了
时代的 “弄潮儿”。

夜深了， 爷爷自问自答式的
潮言潮语似乎还在我的耳边传
来 ， 哪怕并没有一句担忧的问
询、 包容的安慰， 也不能解决我
的任何问题。 可是， 仍然让我满
心欢喜， 感受到爷爷不远万里独
特的爱。

愿多年以后， 我也能如爷爷
一般， 做后辈的榜样， 做一位时
代 “弄潮儿”。

古今“书痴”趣话
□钱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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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门 对随意倾倒建筑垃圾违法案件立案处罚
近日， 房山区阎村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立案处罚两起随意倾倒
建筑垃圾违法案件。 据了解， 这
两起案件垃圾的倾倒地点均为阎
村镇北方村。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
与房山区公安分局进行对接， 通
过案情分析， 陆续约谈了相关涉
案人员及单位负责人。

经查， 涉案的两家公司为节
约成本， 先后私自联系个人将大
量建筑垃圾倾倒在北方村一私人
承包地进行填埋。 该行为违反了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

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 抛撒或者
堆放建筑垃圾； 违反了 《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的规
定： 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
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
圾运输的单位运输。 最终， 综合
考虑违法事实、 性质、 情节、 社
会危害程度， 分别对两家公司处
以40万元和10万元的行政处罚，
同时要求公司立即整改， 将垃圾
运至正规消纳场所。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门将进一

步深化与公安、 生态环境、 住建
等多部门的联勤联动， 强化区、
街乡镇联动机制， 加大建筑垃圾
相 关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的 检 查 和
处 罚 力度 ， 维护区域良好生态
环境。 （李安琦）

□侯美玲 文/图碗上兰花香
我的父母是陶瓷厂工人， 家

里的花瓶、 盘子、 茶壶、 面盆、
水缸全都来自于瓷厂， 尤其是一
家人吃饭用的兰花碗正是出自母
亲之手。 那些大小不一、 花型各
异的兰花碗于我们而言， 自有一
种有别于他人的特殊情感。

小时候， 我常去瓷厂玩耍，
饿了累了就悄悄溜进车间找母
亲。 偌大的车间安静整洁， 一排
又一排木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种碗
坯， 有素坯、 上了釉的、 绘了花
的， 个个静默不语， 仿佛在同时
间做精神交流 。 洁净的玻璃窗
下， 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 胸前
系着一块白色帆布大围裙， 她左
手持碗坯， 右手握毛笔， 石凳上
的小碟里盛放着绘画用的釉料。

母亲工作时旁若无人， 也不
愿被人打扰， 我只能像个小花猫
一样蹑手蹑脚走进去， 屏息凝神
蹲在一边看她画坯。 已经上了白

釉的碗坯需要轻拿轻放， 指纹手
印绝不能留在上面， 母亲深知其
中的道理， 那些经由她画过的碗
坯总是干净素洁、 画而不染。 她
端详着素净的碗坯 ， 像是在检
阅， 更像是运筹帷幄， 然后飞快

地旋转碗坯， 我甚至没有看清楚
笔尖是如何触碰上去的， 碗沿上
已经出现二条青箍边线， 是几何
直线， 平直得近乎圆规画出来的
一般。

母亲沉浸其中， 根本没有觉

察到我的到来， 她手腕灵活地弯
曲着， 毛笔在她纤细的手指中活
泼轻巧， 左一笔右一笔， 每一笔
都游刃有余、 干净利落， 毫不拖
泥带水。

在碗坯上绘画比纸上更难，
没有长期磨砺， 很难驾轻就熟，
倘若有一笔失误， 整个泥坯完全
报废。 母亲握笔绘画时总是气定
神闲， 甚至不打底稿， 笔墨在她
手里变得温顺自然， 仿佛涓涓流
水， 带给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自
信， 不能不叫人惊叹。

完成绘画的碗坯放在木架上
晾干， 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
上面， 那些兰花好像复活了的精
灵， 一个个从碗里跳下来， 在空
中翩翩起舞。 站在碗架中， 仿佛
置身于满是幽兰的空谷之中， 颇
有 “幽谷无人气自芳” 之意境。

我央求母亲为我画朵兰花，
她在我的手臂上描画了几笔， 一

朵素净兰花就出现在皮肤上。 叶
片颀长优美， 花瓣秀丽淡雅， 感
觉随时会吸引蜜蜂飞来采蜜。 时
值初春， 身上还穿着花棉袄， 可
我就是舍不得放下衣袖， 擎着手
臂四处炫耀， 惹得小伙伴纷纷投
来羡慕的眼神。

兰花碗其实应该叫做白底青
花瓷碗或青花瓷碗， 只是因为母
亲在碗坯上绘制的全是兰花，我
们更愿意称之为兰花碗。 “兰花
碗”，每当说出这三个字，感觉自
己也变成一朵幽香清远、 素洁脱
俗的兰花，正笑盈盈地站在风中。

色泽淡雅、 釉色滋润的兰花
碗， 盛放着家人的一日三餐， 也
装满了人间烟火的平凡与淡然。
时光流逝 ， 那些经过无数次洗
刷， 越发显得胎重体厚、 温润似
玉的兰花碗 ， 隐隐透出岁月痕
迹， 带给人意想不到的味觉、 视
觉以及情感体验。

俗话说： 盛世兴藏。 在中国
历史上， 有很多藏书家， 其中有
些是 “重量级” 的， 他们藏书成
癖 ， 以至于留下了许多藏书如
命、 爱书如金的佳话。

弃官守书。 宋人王廉清的父
亲王性之酷爱藏书， 史书记载他
家中“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王
性之去世后， 秦桧的儿子秦熺看
上了王家的藏书， 便仗势给会稽
郡太守写信， 让他出面把王家藏
书夺过来，并且许诺：只要王家交
书，即可让王廉清做官。王廉清也
是一个爱书之人，面对“藏书”与
“官位”的权衡，他的选择是：“愿
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 ”———宁
愿陪着这些父辈的藏书老死田
园，也不肯以书换官。 爱书铁骨，
令人凛然生敬。

敬书若神。 北宋文学家、 史
学家司马光不仅藏书， 还视书为
神。 他看书时， 不仅要净手、 沐
浴 ， 而且还把案几擦得干干净
净； 书读完后， 还要规规矩矩地
放在原来的位置。 晚年时， 他曾
多次教导子孙： 商者谋财， 智者
藏书。 时至今日， 这番话依然有
其现实教育意义。

四顾皆书。 南宋大诗人陆游
也是位藏书家。 史载， 陆游从蜀
地离任时， 竟将全部家产变卖而
购买了书籍。 陆游的藏书究竟有
多少自己也说不清 ， “或栖于
椟， 或陈于前， 或枕于床， 俯仰
四顾， 无非书者。” 于是， 他干
脆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 “书巢”，
还特地为 “书巢 ” 写了一副对
联： “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
晓送流年”。

为书易庄。 明代文学家、 史

学家王世贞 “藏书甚富”， 自称
平生所购书籍过3000余卷， 均为
宋本精椠。 史载， 王世贞酷爱宋
刻旧版， 某书商欲出售宋版 《两
汉书》， 王世贞往购， 书商趁机
抬价， 王世贞囊中羞涩， 竟然以
一座庄园换了 《两汉书》， “得
一奇书而失一庄” 的美谈流传不
衰。

爱书辞官。 明代藏书家胡震
亨家中藏书逾万卷， 人称 “博物
君子”。 胡震亨在固城任教谕时，
朝廷擢升他为德州知州。 可他为
了守着一室的藏书， 居然托病不
出， 而且还在朝廷的任命书上题
了两句诗： “自爱小窗吟好句，
不随五马渡江来”。

书有所托。 在很多人看来，
藏书家都吝书如命， 事实上也不
尽然。 明代江苏有位藏书家名叫
杨循吉， 他一生藏书10万余卷。
进入暮年时， 他将自己多年珍藏
的书籍分散给爱书的好友， 他认
为 ： 书犹女儿 ， 必须嫁个好婆
家 ： “朋友有读者 ， 悉当相奉
捐。 胜付不肖子， 持去将鬻钱。”

父子赛书。 明代藏书家徐与
参、 徐介寿父子俩都嗜书如命，
家中藏书达五万卷。 父子俩平时
经常分头外出购书， 到年底时摆
开家庭擂台： 看谁藏的书多。 每
当父子俩赛书时， 十里八村的人
们都去观看， 犹如庙会一般， 热
闹非凡。

■图片故事

■家庭相册

时代“弄潮儿”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刘露曦 文/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 14 时

在北京市丰台区纪家庙路 155 号本公司拍卖厅对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报废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 16 时前将 2 万元
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预展时间：2023年 2月 14日 -2月 15日（需提前预约）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人：张先生；咨询电话：13701364704

��������公司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 32号院 2号楼一层


